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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    玫瑰号在镇江

       1861年7月10日傍晚，位于京杭大运河要冲地位的江苏省镇江城，太

阳刚刚埋入一片即将带来暴风雨的乌云后面，夜幕的降临没有减低暑温，反

而增添了闷热。乌云弥漫开来，一道刺目的闪电，划破天际，在尖锐的雷吼

中照亮了混沌的长江江水，停泊在码头上层层叠叠的舢板驳船商船，蘶然耸

立的存储江南百万石漕粮的漕运仓房，和大清帝国气派的江南提督府前高高立的存储江南百万石漕粮的漕运仓房，和大清帝国气派的江南提督府前高高

的旗杆。闪电熄灭了，一切回到黑暗之中。又是一道闪电，天空崩裂，卷起

一阵猛烈的大风，黄豆般大的雨点，随之倾盆而下。在黑暗和闪电交替的间

隙中，可以看到这座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临水的城市，沿着长江开设的商家

店铺透出的闪烁灯火。

      如果将时光倒流八年，作为扼漕运，盐运，河工，造船枢纽的镇江城，      如果将时光倒流八年，作为扼漕运，盐运，河工，造船枢纽的镇江城，

鼎盛时期的夜晚，正可谓夜火连江水，春风满客帆，灯火之辉煌绝然比如今

的夜色光亮百倍。但是过去的八年里，镇江城这颗大清帝国广阔版图上曾经

的明珠，随着帝国衰败，渐渐褪去了光泽，就像镶在华贵礼服上的钻石纽扣，

一旦礼服穿旧，纽扣也就失去风光的机会。从1853年3月那个自称是上帝第二

个儿子的广东农村读书人洪秀全带领五十万信徒佔领江宁后，十二天里镇江

和扬州便相继失守。在此后的四年零九个月里，镇江成了满清旗兵反攻江宁

的前线，在双方反复的拉锯战 中，关乎大清经济命脉的运河上的漕粮北运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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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如同重病人的呼吸，时有时断; 百年来依仗着运河长江忙碌的交通保持繁

荣的镇江城，就像突然患上缺氧症的壮汉，瘫痪不起。雪上加霜的是前一年

年底，在满清旗兵收复镇江前夕，眼看大势已去的洪秀全的徒众们临撤之际，

将仓粮储存洗劫一空，把来不及逃避的殷实商户搜刮尽净。劫后余生回到镇

江城的官民人等，抱着对这片土地不可割舍的感情，挖出有先见的前辈窑藏

的银子，添上朝廷的恤银，重建家园。于是，在烧毁的老仓房的原址上，盖

起了青瓦白墙的巨大新仓；被凿沉江底的大驳船，重新拖出江面，修补漆刷

一新；曾经密佈酒楼餐馆的西津渡上又飘起了鱼鸭肉的香味。人们大都觉得

一切都会回到日子该咋过就咋过的光景，很少有人感觉到这般低规格的荣景

再现，只是帝国衰老时的迴光返照在镇江城的体现，也就是以年轻的西太后

垂帘听政，六岁的爱新觉罗载淳当小皇帝的同治中兴的开始。

      就在洪秀全的信徒们向富庶的长江下游攻城略地的时刻，以极端无知

导致极端无畏的满清中央政府，同屡屡挑战第一次鸦片战争所缔结的江宁条

约的广东地方政府一个德性，在与江南的洪秀全苦斗的同时，试图以武力压约的广东地方政府一个德性，在与江南的洪秀全苦斗的同时，试图以武力压

迫比自己强大的英法政府修改乃至取消江宁条约，甚至在谈判未果时扣押杀

害部分英法外交人员。结果是可以预期的，现任小皇帝的父亲，尊贵的咸丰

皇帝陛下不得不携带庞大的后宫眷属逃出紫禁城，美其名曰去热河狩猎，躲

进热河承德的行宫，死在那儿。作为皇家园林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惩罚性地

洗劫，再由附近的中国居民趁火打劫，夷为平地。最后，由瞭解世界大局的洗劫，再由附近的中国居民趁火打劫，夷为平地。最后，由瞭解世界大局的

六皇叔恭亲王主持和谈，达成了比江宁条约更为吃亏的天津条约。到此为止，

精疲力尽的大清帝国总算不用再一边对付洪秀全，一边对付西方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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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商贸易为目的的西方列强，没有兴趣瓜分中国，同意帮助大清整理财务，

结束内战。这对于一个病入膏盲的传了八代皇帝的苍老帝国来说，无异是绝

处逢生，可以体面地苟延残喘。

     在镇江城世代经商的人士中确有一位独具慧眼的头面人物，他看到了

奔腾在帝国粉墙背后的汹涌暗潮，看到了镇江城商界既将面临的挑战。如何

挑战暗潮成功而不被暗潮吞没，是这位头面人物积极思索的课题。他就是镇

江城身兼总商商会和漕船营造商会会长的景八爷。据说景八爷的祖上参与了

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的航海宝船的营造，从此在造船业立足，几代后又涉足

商货银钱借贷，成了横跨明清两代的商界巨子。

      今天晚上，景八爷没有在自家占地五十亩以景色秀丽远近闻名的金谷

园里纳凉消暑，而是来到西津渡边最阔绰的酒楼：观江楼。景八爷来观江楼

不是为了品尝此楼出名的鳝鱼宴，尽管围着油腻围裙的老板从景八爷进店后

便一个劲地向八爷推荐最近刚上菜单的用鳝鱼的脸腮肉做成的第二十七道鳝

鱼菜。景八爷来观江楼的目的是因为它地处镇江重要渡口西津渡的南坡上，鱼菜。景八爷来观江楼的目的是因为它地处镇江重要渡口西津渡的南坡上，

对绵延数里的码头，乃至江中的焦山江心岛，一览无余。景八爷年过五十，

皮肤细腻，脸颊红润，蓄着焦黄的山羊胡，左右手的小手指上都套着长长的

用纯金制成的指甲套，保护好修得硕长的小手指甲。左手的姆指上戴着碧绿

的翡翠戒指。一个仆人取下八爷的凉帽，小心地用丝绒擦拭镶在帽沿上的玉

石。另一个仆人用井水浸透的毛巾，轻轻替八爷擦脸，直到八爷摇摇手才停石。另一个仆人用井水浸透的毛巾，轻轻替八爷擦脸，直到八爷摇摇手才停

止。

    在景八爷包下的雅房，雕凿讲究的暗红木窗开向雨势转弱的夜空。云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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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黑一团的盘踞中渐渐分出层次，由粗变细的雨柱将威风了一整天的

暑气扫荡干净。景八爷的目光越过南坡低处湿溽溽的房顶，沿着被雨水溅得

微微发亮的江边石条路基，滑向远处黑夜中并排横立着的三点红色的灯火：

那里是景八爷的族侄景富生奉命向西津渡下游瞭望的地方。

      不知是淋着的雨，还是被披着挡雨的草衣逼出的汗，景富生脸上挂满

水珠。他身高体壮，腰圆膀粗。可今天八爷要他站在此地，不是要用他的肌

肉，而是要用他年轻的眼力瞭望等待从上海来的一位贵客。他向着长江下游

的水面瞭望，等待，瞭望，听着拍打江岸的滔滔水声，整整一个时辰过去，

每一刻都像是永久，却什麽都没有发生。从背后坡上的街市传来狗吠声，和

一片雨后嘹亮的青蛙声，仿佛都在嘲笑他徒劳的瞭望。富生只好用不时吐痰

来解闷消乏。

     又过了一个时辰，富生终于看到一艘船头挂着一排三个红灯笼的驳船从

下游缓缓驶来。富生立刻将搁在自己身后江岸石板地面上的挂着三个红灯笼

的竹架高高举起，给在观江楼上的景八爷和江面上的驳船同时打起信号。雨的竹架高高举起，给在观江楼上的景八爷和江面上的驳船同时打起信号。雨

已停了，云层正在慢慢地散开，紧随在驳船后，受驳船的导引，出现了一艘

高大崭新的西洋三帆桅大商船，她长18丈，宽3丈，桅高10丈，乳白色的船身

在星光透过云缝的夜空里闪闪生辉，刚油漆过的甲板上装着形状十分结实的

舵把。二层舱里装的是12门后装线膛火炮，为了防范风浪颠簸，用三条铁链

固定位置，为了使船显得和蔼可亲，火炮都掩蔽起来，舷窗堵住，舱门盖起，固定位置，为了使船显得和蔼可亲，火炮都掩蔽起来，舷窗堵住，舱门盖起，

外面什麽也看不见。船首雕着海神泼塞顿手持三叉戟的半身像，船侧画着一

朵饱满的红色玫瑰花。前桅和后桅升上半帆，主桅上挂下一串五色缤纷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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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旗，顶端飘扬起绣有苏格兰国花的蓟花的行徽徽帜。翹起的船尾悬挂着大

英帝国的米字国旗。这就是远东老牌贸易商行仪和洋行下属上海分行新购的

六百吨武装商船“玫瑰号”。

    “玫瑰号”内有豪华镶银边的餐厅，卧室，书房，和会议厅。会议厅里，

一张铺着绿呢的厚重的会议桌后，坐着船长沃尔夫和帮办林泰勒。沃尔夫船

长肩膀宽阔，棕色的头发扎成马尾，脸刮得泛青，蓝眼珠异常明亮，五官轮

廓清晰，让人觉得既可怕又漂亮。他直挺挺地坐在桌旁靠背高高的黑色皮椅

里，尽管有点热，仍然穿着藏青色的航海制服，洁净的白色棉袜套一丝不苟

地塞在擦得光亮的靴子里。他是苏格兰人，自幼跟随在远东东印度公司运货

的叔父学艺，十分熟悉从孟买到香港的航线，后来跟着叔父一起跳槽到仪和

洋行，成为仪和洋行全球二十艘航行纪录最棒的商船船长之一。他只会讲少

许粤语，对于中国官话，其他方言和书写都一窍不通。所以他特别倚重他的

帮办。帮办林泰勒生在澳门，是个混血儿，父亲是东印度公司的葡萄牙职员，

母亲是澳门当地华商的女儿。因为林泰勒去英国念大学，所以他既不认为自母亲是澳门当地华商的女儿。因为林泰勒去英国念大学，所以他既不认为自

己是葡萄牙人，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认定自己是英国人，尽管包括船

上水手在内的其他人背后都叫他“葡华”或“杂种”。林泰勒精通英语，

葡语，粤语，中国官话，和一点点上海话，所以在仪和洋行上海分部里，既

便他的位置在买办以下，却常参与一些超越他位置的商业谈判，他的雄心壮

志是有朝一日成为仪和洋行总部的买办。和沃尔夫一本正经的专业穿着相反，志是有朝一日成为仪和洋行总部的买办。和沃尔夫一本正经的专业穿着相反，

林泰勒佩着花稍的黄底绿点领结，烫得笔挺的棉籿衫的胸口和袖口都绣着花

边，棕色的皮鞋搭配米色的西服，使他纤瘦的身板显得略壮，他具有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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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官，唯独他的眼珠是透亮透亮的绿色。

    从甲板上传来了一片喧哗，沃尔夫和林泰勒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会议

厅的门被茶房打开，全身丝绸袍褂的景八爷带着一身短打的富生笑容满面地

走了进来。按理说景八爷是见过世面的人，但是仍被眼前的富丽堂皇震撼住

了。会议厅里每一扇舷窗都用细细的镶银线描出窗框，窗框的顶部漆出蓟花

的花纹。擦得錚亮的银质蜡烛台固定在会议桌的两端，和绕桌一圈黑色皮椅

上的银扣钉互辉。天花板上绘着一朵巨大的红玫瑰，玫瑰的绿叶和铺在会议

桌上的厚呢一色。

    “久仰景会长大名，今天真是幸会，”林泰勒向景八爷伸出右手。八爷

觉得泰勒的眼珠颜色简直比自已左手拇指上的翡翠戒指更加碧绿欲滴。沃尔

夫注意到八爷细长的金制小指甲套，联想起火鸡的爪子。

     沃尔夫，林泰勒，八爷，和富生相互握手后，都坐下。富生随即站起来，

站在八爷身后，没有人再请他坐下。

    “请问两位想喝点什麽？我们这儿有苏格兰的朗姆，乔治亚的白兰地，    “请问两位想喝点什麽？我们这儿有苏格兰的朗姆，乔治亚的白兰地，

和雪莉的白酒。“ 林泰勒问道。

    ”白酒。“

    ”这样最好，“ 林泰勒猜想八爷的回答是为了掩盖他不懂洋酒的酒名，

便吩咐茶房：“给两位贵客上白酒，我也是。”然后用英文问沃尔夫：“

请问船长用点什麽？”请问船长用点什麽？”

    ”白兰地加冰块。“ 沃尔夫向茶房说。沃尔夫知道今天的戏主演是林泰

勒，自己插不上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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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船一路到此，还顺利吗？“ 八爷问。

    ”我们在浏河缴了子口税，然后沿江而上。我们靠近北岸行驶时，碰到

杨载福大人的水师，因为我们挂英国旗，杨大人确定我们没有替长毛运军火，

便放我们通过。我们靠近南岸行驶时，碰到李世贤的水师，因为我会讲广东

话，确定我们没有替清兵运军火，便放我们通行。我们靠中线行驶时，碰到

厘金局的缉查船，因为我们是英商，所以便放我们通行。总之，该碰到的都

碰到了，有惊无险。直到遇见八爷派驳船来导航到西津渡，才松了口气。”

    "驳船是鄙侄富生安排的。镇江沿岸很多浅滩，贵船能顺利靠岸，这是大

家的运气。所以说贵船上的货物给官家都验看过了？“

    ”官家们上船后没有细看，因为我们送了礼。“

    ”这次贵船装来多少货？“

    ”印度公班土一百五十箱，每箱120斤，每箱40个“。

    ”太少了吧。像贵船这么大的个子，至少可再装十倍。如果有白皮土，

喇班土，新山土，或金花土，我都要。“喇班土，新山土，或金花土，我都要。“

    ”景会长，你要的可是我玫瑰号一年的份额！”

    ”不错，开价吧，我洗耳恭听。“

    ”公班土，出自印度帕特纳，每箱120斤，每箱40 个，每箱2500银元；

喇班土，出自印度贝拿勒斯，每箱120斤，每箱40 个，每箱2320银元；白

皮土，出自印度麻洼，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个，每箱1350元；金花土，皮土，出自印度麻洼，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个，每箱1350元；金花土，

出自土耳其，每箱100斤，每箱160到200个，每箱1200元。按照此价，玫瑰

号这次的货共值375000银元，以一银元合0.72 银两来换算，就是270000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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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子。会长，你有兴趣吗？“

    ”林帮办如此干练，难怪贵行生意兴隆“，景八爷夸道。他很佩服林泰

勒对鸦片行情的熟悉和诚实，林报的价格和自己打听来的行情基本吻合或略

低。景八爷不知这是仪和洋行的规矩：一切按市面行情统一开价，帮办买办

无权随意变价。

     这时，茶房给每个人端来酒饮。富生喝了一口，顿失笑容，被八爷瞪

了一眼。

     ”景会长，我正在等待你的回答，你对玫瑰号这趟的货有兴趣吗？“

     ”照你的价，我都要。“

     ”太好了，我们该开香槟酒庆贺。“ 沃尔夫听完林泰勒的翻译，高兴

地说。林泰勒把沃尔夫的话翻成中文。

     ”不忙，“ 景八爷想到又要喝什麽怪味的东西，暗暗叫苦。“难道贵

船打算空船回上海？我们还没谈贵船到鄙地要办点什麽货呢。”

     “茶叶，生丝，棉花。我们有兴趣，如果价钱公道的话。“     “茶叶，生丝，棉花。我们有兴趣，如果价钱公道的话。“

     “安徽茶叶每斤14两银子，湖州生丝每斤二两八钱银子，河南棉花每斤

四百文。一两银子合两千文。还有江西大米，每担二两九钱银子。“

      林泰勒转动绿眼珠，快速地把文，两，斤，担在脑中换算成磅和镑，

再和市价作对比，觉得除了米价合理外，其他都须杀价，而大米并不在自己

购物单上。购物单上。

     ”茶叶每斤9两银子，我要500斤。“ 林泰勒开始还价。

     ”太低了。每斤13两，至少800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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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每斤10两，依你800斤。“

     ”每斤12两，1000斤，如何？“

     ”11两，依你1000斤。“

     ”11两五钱，2000斤。“

     ”好吧，成交。你必须把茶叶打包成50磅一包，每磅合14两4钱，谢谢。”

     ”一切照办。生丝和棉花也同样打包吗？“

     ”慢点。生丝和棉花的价钱都太贵了。生丝每斤二两银子。“

     ”林帮办，你压得太低了，这可是最好的线经丝，每斤二两七钱银子，

如何？“

     ”不，每斤二两二钱银子。“

     ”太离谱了。每斤二两六，至少2000斤。“

     ”每斤二两三，依你2000斤。“

     ”不行，每斤二两五。“

     ”二两三，5000斤。“     ”二两三，5000斤。“

     ”成交。“ 景八爷问：“棉花呢？”

     ”是有籽棉，还是去籽皮棉，还是弹熟的花绒？“

     ”去籽皮棉。“

     ”每斤三百二十文。“

     ”林帮办，这个价钱我连运费都要赔上了。看在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     ”林帮办，这个价钱我连运费都要赔上了。看在今天我们第一次见面的

份上，我咬咬牙，每斤三百八十文，至少5000斤。“

     ”我也看在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的份上，5000斤，每斤三百三十文。”



10 江水滔滔                                                                                        第一章玫瑰号在镇江                               

     ”这可是上好的去籽皮棉，下一季要过了秋收以后才到。算了，每斤三

百七十文，如何？“

     ”每斤三百五十文，我要20000斤。不要再还价了。“

     ”每斤三百五十五文。你也不要再还价了。“

     ”成交。请把生丝和棉花都打包成50磅一包，谢谢。”

     ”大米呢？“

     因为大米并不在玫瑰号原先的购货单上，林泰勒用英语询问沃尔夫：

    “船长，他们要卖大米给我们，价钱不错，该不该收一点？”

    ”英国不需要大米。不过，听威廉大班说过，最近上海因战争的关系，

米价上涨。我以一个基尼打赌，收购大米，一定会赚。“

     ”景会长，镇江本来是粮食转运地，或许因为战争，转运不灵，粮食储

存日久，恐怕会变质，我们船长愿意帮你忙。价钱上再让一点，每担二两二

钱。“

     ”林帮办，这是江西的新米，我打听过，上海的行情是每担至少三两银     ”林帮办，这是江西的新米，我打听过，上海的行情是每担至少三两银

子，贵号是英商，根据条约，只要付值百两抽二两五钱的子口税。“

     ”错了，是洋货只付子口税。江西大米不是洋货，没有如此优惠。大米

照样要付厘金税，除非是给官军办的军粮。“

     ”那么每担二两七，至少500担。”

     ”不，二两四。”     ”不，二两四。”

     ”二两五，1000担。“

     ”成交。大米不用打包成50磅一包，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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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棋逢对手的讨价还价，公班土鸦片，生丝，茶叶，棉花，和大米全

部达成交易。运来18000斤鸦片的“玫瑰号”，将运走2000斤茶叶，5000斤生

丝，20000斤棉花，1000担大米，和225000两盈余的银子。

    ”太棒了！我爱你们！“ 沃尔夫听完林泰勒总结的交易结果，手舞足

蹈地高呼，热烈拥抱景八爷和富生。

    接下来要做的是双方根据出货单在甲板上验货。

    此时已过午夜子时，昨晚的雷暴雨早就销声匿迹。一道弯弯的旧月从

波澜不惊的江面水平钱上慢吞吞地爬起，将镶在墨蓝天幕上的群星遮去闪

烁。涨潮的扬子江水，单调而富于生机，哗哗地抚摸着江岸。停在岸边的

“玫瑰号”被涨起的江水抬得更高，那条导航的驳船像母马身边的马驹，偎

依在近旁。

     甲板上热闹非凡，笼烛高举，灯火通明。富生和一个叫艾伦的爱尔兰水

手，一人一边，手提着一个柳条箱从船舱下走上甲板，穿过围观的水手和富

生手下的苦力，将柳条箱轻松地放在两架燃着碗口来粗的白蜡烛的灯笼底下。生手下的苦力，将柳条箱轻松地放在两架燃着碗口来粗的白蜡烛的灯笼底下。

    ”请验看火漆印章，“ 帮办向八爷说。景八爷闻到艾伦一嘴酒气，心想

这帮水手一靠岸，没等放工，便喝开了，真是要不得。林泰勒也不喜欢甲板

上乱哄哄的，来了这么多陌生人。不过，他不想多嘴，因为水手们只听沃尔

夫的。

     盖在柳条箱上巴掌来大的火漆印章，是鸦片从原产地印度帕特纳输入中     盖在柳条箱上巴掌来大的火漆印章，是鸦片从原产地印度帕特纳输入中

国的重要凭证。印章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发明的，尽管东印度公司已被解除

垄断鸦片贸易的特权，它所创立的买卖规矩大家还是认定照办。印章上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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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是一头张牙舞爪的老虎和一头威风凛凛的长毛狮子拥抱在一起，像征孟加

拉和不列颠的共同生命体。

     景八爷亲自拿着灯笼反复验看红色的火漆印章后，向富生示意打开柳条

箱。富生用手扳开缠住箱盖的铁丝，取出一块黑黑的园饼。八爷抽过脸来，

闻到一股强烈的陈尿味，用戴金指甲套的小手指慢慢地插入园饼，再慢慢地

抽出，伸舌舔了指甲套带出的黑色东西，确定园饼表面脆而干糙，里面柔软

粘滑，味很苦，满意地点点头。

     沃尔夫这才明白景八爷的火鸡爪子，套在小手指上的金指甲套，可以派

这等用场。

     与此同时，一群看来是富生手下的人把装在麻袋里的茶叶，生丝，棉花，

和大米，在艾伦的导引下，扛到甲板上照明通亮的地方，一一摆开。景八爷，

富生，沃尔夫，林泰勒，和爱伦围住麻袋，站成一圈，他们的外面围着水手，

茶房，苦力 。。。。。。气氛高涨，大家都知道，最后一道验货完成后，

“玫瑰号“同镇江商会的这次交易就园满结束，水手们上岸放假，苦力们发“玫瑰号“同镇江商会的这次交易就园满结束，水手们上岸放假，苦力们发

放工钱，茶房们领赏。就在这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一个腔调很怪的中国

官话从围观的人群中响起：

    ”英商玫瑰号无证到西津渡经商,违反天津条约第47款和长江各口岸通商

暂行章程第3款。“

   “谁? 出来！" 林帮办越过围观的人群，向声音的来处望去。   “谁? 出来！" 林帮办越过围观的人群，向声音的来处望去。

   "我，大清江海关总税务司属下法务代表乔治高易。“  一个头戴水晶顶官

帽，身穿蓝底白鹇五品官服的年轻洋人，挤出人群。然后，他用纯正的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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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口音的英语向沃尔夫说：“我已跟踪你们七天了，贵船开得太快，我跟不

上。现在请阁下配合，交出贵船的出货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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